
黔中腹地，安顺古城，青岩为骨，青瓦为
魂。小十字街口，儒林路如一卷泛黄的线装

书，六百余年光阴化作墨痕，一笔一画勾
勒出石巷的肌理。

晨曦初露，青石板上浮
起薄雾。被千万双布鞋打

磨得温润的条石，在朝
暾中泛着幽光，恍

若 流 淌 的 银
河。临街木

楼次第
推

开雕花窗，紫檀色的窗棂里漏出安酒香，
与檐角铜铃的清音纠缠着，坠在挑水人肩
头的竹扁担上。古榕虬根盘踞墙垣，枝丫
间悬着昨夜未干的雨珠，滴落时惊醒了安
顺文庙沉睡的石狮。

巷弄深处，谷家宅院的青瓦正蒸腾着
晨炊。三重檐马头墙挑起几缕烟岚，门额

“诗礼传家”的漆金已被风雨剥蚀，却仍守
着明清年间的风骨。转角处戴家银匠铺
的錾子声清脆如磬，老银匠眯着眼，将屯
堡人家山水的纹样錾进银镯，叮当声里藏
着迎云峰八寨屯堡古村落的故事。

暮色四合时，石板路浸染夕照余
温。百年药铺的铜臼捣着杜仲，药香漫

过“仁心济世”的匾额，与隔壁茶馆的
轿子山绿茶清香在巷中邂逅。茶

客们就着紫砂壶嘴啜饮，说书
人的惊堂木拍碎暮色，岳

飞和杨家将的忠魂在
茶烟里复活。重建

古城檐下灯笼
次第亮起，

昏黄的
光

晕染透裱画店的宣纸，装裱师用鬃刷抚平
《黄果树飞瀑图》的褶皱，墨色山水便从卷
轴间奔涌而出。

夜色渐浓，古城换作琉璃世界。霓
虹在飞檐翘角间流淌，却未惊扰木格窗
内的旧时光。酒肆门前的红灯笼摇曳，
映着游客举杯时晃动的影子，陶碗相碰
的脆响惊起屋脊上的夜枭。三两个苗家
姑娘踩着月色经过，银饰叮当如溪流，绣
裙上的蜡染蝴蝶振翅欲飞。转角书斋的
留声机悠悠转着，周璇的《夜上海》在砖
雕门楣间萦绕，与“安顺遇见”酒吧的吉
他声交织成时空的复调。

最是雨夜动人心，檐溜敲打石阶，奏
响六百年未改的宫商。雨帘中的青瓦白
墙洇成水墨，灯笼在风中摇曳，将“儒林
第”的砖雕门额映得忽明忽暗。戴望舒
的油纸伞飘过深巷，却不见丁香般的姑
娘，唯有老裁缝铺的织机声穿透雨幕，经
纬交织着苗岭的晨昏。

石巷深处，我的童年栖息在贯城珂
畔韩家染坊的靛蓝里。记得春分时节，
阿婆将扎染的土布晾在石墙上，蓝白花
纹像云贵高原的流云，裹着板贵花椒的
辛香。中元节的河灯顺贯城河流淌，载着

纸鸢的残线飘向远方。而今异乡月圆时，
总听见巷口的古井在梦中泛起涟漪，井栏
绳痕里渗出故乡的晨霜。

近日重游，见老茶馆改为咖啡书屋，
银匠铺陈列着苗绣文创。时光的新芽从
砖缝里萌发，老银杏的年轮又添几重。
游客举着手机拍摄蜡染技艺，拍摄“一个
人的安顺”书屋，闪光灯惊醒了门楼上打
盹的狸猫。转角遇见曾经地区一中的同
窗，相视一笑间，四十五年光阴落地成
尘。他说巷尾王记的裹卷还是老味道，
辣椒油里藏着我们偷吃被罚站的童年。

离乡的纸鸢，终要归巢。夜深人静
时，抚过斑驳的砖墙，触到永乐年间屯堡
人的掌温。六百载风雨蚀刻的石巷，将
游子的漂泊酿成陈醪。月色漫过马头
墙，恍惚见先人提灯夜读的身影映在花
窗，忠孝传家的古训随更漏滴答，在青石
板上溅起朵朵乡愁。

黎明时分，第一缕阳光爬上武庙茶
楼。檐角风铃轻摇，惊散残梦。石巷在
晨雾中舒展腰身，将六百年的故事叠进
深深褶皱。曾经挑水人的扁担吱呀声
里，儒林路又翻开新页，这泛黄的书卷
里，永远写着游子归航的注脚。

古城儒林路
□王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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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花
□紫苏

我的心事浅薄
被一阵风选择
漫天的花雨坠入漩涡
花香以90度的姿态
垂直落下
腐烂浮萍的手
流过你微蹙的眉

如果欢喜是一种负累
我情愿遗忘时间
所有承受不起的花落
都归于平静
释然
月色当窗
葛宴君
月，饱满如玉
举目远方
从一墨山水的辽阔里
悄然取出您的称谓
连同那一身苍老轮廓

火炕尚存余温
那双手小心翼翼掖紧被角
一次又一次几声犬吠
全然不知
梦，清丽绽放，安然到天亮

石碑清冷
您却找不回火炕的暖
而我还不知道
自己离远方究竟还有多远

新的湖水
□吴祥龙

旧的湖水一去不返
新的湖水尚未形成
在此之前
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早已深谙此道
平静地坐在你面前
一遍遍默读你的辽阔与深邃
渐变色的湖水使我一言不发
总是低于世间一切
总是忘了提问与回答
要如何书写湖水退去
才能不带一丝悲伤
我不知道这世间
还有什么能够称得上美好
总是这样恍惚总是突然而来
又戛然而止
遗世的小船从我面前驶过
随即消失的涟漪
没有读懂一个字

小石潭记
□周莉娜

陀螺般高速旋转已甩出生物链
忘记来路、迷失去途
苍白日子薄如蝉翼
风触即碎
刈草取道、惊现石潭、恍然仙境
游鱼吻石，吐诵千古诗经
古筝架桥，下载洪钟大吕
篆刻圣贤铭文
一泓清泉煮茶
滤声色，蒸馏悟道
千金裘莫若百衲衣
满汉席怎及山珍汤

古人如何“高考”
□兰 风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为了梦想奋力一搏。在古代，
科举考试就如同今日的高考，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重要契
机。漫漫科举路，同样充满了诸多趣事。

古代科举考试的封卷制度，堪称现代高考封卷制度的“鼻
祖”。此制度始于唐代，完善于宋朝。宋太宗淳化年间，社会风
气不佳，教育考试弊病丛生。监丞陈靖负责改革，推行“糊名考
校”法，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全部糊住，待阅卷结
束、成绩公布后再拆封。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考试舞弊行为，让
科考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然而，在封建官场腐败的大环境下，即
便有封卷制度，仍有不法考官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来作弊。于是，
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八年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用朱笔誊抄
科考试卷，考官依据誊抄副本评卷，将考试封卷推向了极致。

在古代科举中，书法可是一项重要的加分项。若想在科举
中蟾宫折桂，不仅要具备深厚的经史功底、卓越的属文能力，还
得有相当的书法造诣。像唐代的柳公权，乃唐宪宗元和三年戊
子科状元，其柳体书风刚劲有力；宋代的宋庠、文天祥，明代的
杨慎、吴宽，清代的翁同龢、刘春霖等状元，他们的书法皆令人
赞叹不已。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状元赵秉忠的试卷，是目前大
陆唯一的殿试状元卷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宫廷档案中含
有几份清代状元卷），其上的字迹娟秀方正、光洁乌黑、如印刷
体般工整严谨，从中可窥古代科举对书法的重视程度。

古代考生进入考场，也需核实身份，他们的“准考证”叫“浮
票”。由于古代科技落后，没有照片，只能用语言描述考生特
征。比如“姓名：赖以尊”，以此来确认考生身份。古代考场条
件艰苦，明清考场叫贡院，里面没有座位，只有成千上万个狭小
的单间，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大约长1.67米，宽1.33米，高
2.67米）。考生考几天就得在这屋子里待几天，吃喝拉撒睡都
在其中解决。晚上睡觉只能蜷缩着，个子高些的连腿都伸不
开。考生进考场时，如同现在考生接受严格检查一样，不准夹
带，只能带书具、灯具和蜡烛。进去后，单间立马关闭上锁，考
生在里面答题。

科举考试体系中，殿试极为重要，由皇帝亲自主持，地点在
皇宫大殿。皇帝不仅会现场点题让考生比试，还会通过问话、
观察等方式对考生进行综合考察，最后才确定状元、探花、榜眼
等名次。据说，武则天即将称帝时，曾亲自主持考试，各地精英
云集洛阳，考生多达上万，考试连续进行了几天，这次殿试给世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资治通鉴》都误将其记为殿试的开
创之举，实则抹杀了唐高宗主持的那次殿试。

古代科举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奋斗，它不仅是古人改变
命运的关键途径，更是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缩影。

想当年高中那位老教导主任，中山大
学毕业的老牌学子，每逢训话，必操着带
南方味儿的话音，援引路遥小说里的金
句：“人生之旅虽说漫漫长途，紧要之处往
往不过几步。”那时咱年纪小，既不懂人生
有多长，也不晓得紧要处有多要命。虽有
高考悬头，可每日悠哉悠哉踱过那树影婆
娑的小径，浑然不觉大敌将临，只觉得青
春的日子好似没个尽头。

少年哪识愁滋味，老来才知行路难。
比起高考，人生更像是一场通关游戏。关
关难过关关过，道理谁都懂，可这过关时
的揪心和挣扎，真真能把人折腾得够呛，
更别说还得边过关边收拾生活里那一地

鸡毛。这么一比，高考倒显得单纯明快
了。于是许多人总在后悔，要是当年高中
再拼一把，那该多好。

可人生哪有回头路，老是惦记着过
去，可就看不见眼前的路和将来的光了。
说到底，高考就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不管
成绩高低、志向远大还是平凡。它是少年
接受社会敲打前的一次淬火，能磨炼意
志、锤炼品格，让未来的我们在面对每一
次挑战时，更像是一次人生的彩排和演
练。有人说，高考要的是结果。可人生的
走势，谁能看得一清二楚？你费尽心力追
求的果子，未必就乖乖躺在你手心。与其
盯着结果不放，不如把目光放长远些，把

人生拉长来看，高考固然是那关键的几步
之一，但它早已无法决定我们的一生。只
要心怀希望、勇于改变，每一天都能成为
关键的那一步。

人，既要有站在山巅俯瞰深渊的胆
魄，也得有从深渊爬上山巅的能耐。人
生嘛，讲究的是起伏跌宕，而不是一马
平川。

当然，领悟这些道理，得付出些代
价，或许是几步弯路，或许是数月数年
的低谷，还有少年时那光彩照人的绚烂
渐褪、冲动鲁莽的性子磨平、滔滔不绝
变得沉默寡言、热闹喧嚣转为独处静
思。每临高考，瞅见那群熠熠生辉、朝

气蓬勃的少年，恍惚间仿佛看到当年的
自己，心里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翻
涌。

是我们见过太多世面，历经沧桑，心
生倦意？是我们走得远了，忘了出发的
初衷？是我们遇人无数，忘了自己最初
的模样？是我们承受了太多离别与伤
痛，需要在静谧与沉默中独自疗伤？而
我们所面对、所承受的一切，高考的试卷
上可没有。

高考，亲切又温和，从不发怒、不嘲
笑。它是我们一切的原点和基准，是人生
的起笔和开篇，是命运的参照和预演。不
必强求，平常心对待就好。

灯火里的长路
□杜 鹏

渐行渐远的皮影戏
□杨兆宏

昨夜梦里，隐约听见一阵锣鼓声，像极了童年时皮影戏开
场的闹台。迷糊中仿佛又看见那雪白的影幕在夜风里轻轻晃
动，各种彩色的皮人踩着鼓点，从记忆深处浮现。

小的时候，物质与精神都很贫瘠，皮影戏就像一颗缀在夜
幕上的明珠，照亮了我们整个童年。过去人家，若是遭了难或
者有什么愿望，比如儿子找到了媳妇、抱了孙子、病体康复之类
的，就会许愿。要是度过了难关，愿望实现了，就要请戏班子到
家唱皮影戏，叫作还愿。

戏班子进村往往是傍晚时分。刚一落脚，班主便抄起铜锣
往晒谷场上一站，“咣——咣——”敲得震山响。那激昂的锣声
向乡邻们宣告：晚上有好戏看啦！听到这声音，不管是大人还
是小孩，都期待着夜晚早早到来。还愿的人家也会准备好板
凳、茶水、香烟、瓜子等，等待着乡亲们来看戏。

用两张八仙桌拼起来，扯上雪白的细布，四角用竹竿支起，
便是“舞台”。暮色降临，影幕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正在人们
焦急等待时，“咣”的一声锣响，两盏灯“噗”地亮起，映得影幕如
同被月光洗过。原本躺在木箱里的皮影人，此刻在幕后艺人手
中活了过来，红袍将军抖着雉鸡翎；水袖的旦角轻移莲步。最
难忘的是武戏场面。只听得“呛啷”一声，两员大将的兵器碰出
火花，幕后“咚——咔”的声响惊飞了屋后的宿鸟。人们看得入
神，恨不得钻进影幕里耍两招。一次我偷偷绕到后台，只见两
位艺人正忙得脚不沾地：左手的皮影刚耍完一个鹞子翻身，右
手的刀马旦已踩着鼓点登场，脚板还时不时跺在下面的木板
上，两个人的演出却似千军万马。顿时，台下打盹的孩子从梦
中惊醒，眼睛瞪得老圆，脖子伸得老长，嘴巴张得老大，口水流
到地面而不知。

最喜欢的是“打龙潭”。家乡十年九旱，旱的时间太长，村
民们便会邀请戏班到龙潭求雨。三天的连台戏，从《哪吒闹海》
唱到《大禹治水》，艺人们的嗓子都唱得沙哑。大人们神情庄
重，有的老人见到龙王出来，便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仿佛东海
龙王真的能带来雨露甘霖。

时光流逝，各种娱乐活动越来越多。皮影戏渐渐失去了它
的吸引力，皮影戏班子也逐渐销声匿迹。我最后一次看皮影
戏，是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父亲为了还我考上大学的愿，特
意请来附近的老皮影戏班子唱戏。一天的戏唱下来，台下却只
有零星几个老人和一些孩子。

如今，广场舞的音乐取代了古老的梆子腔。偶尔在电视上
看见关于皮影戏的报道，那些精美的皮影被装在玻璃展柜里，
却再没有了当年在幕布上翻飞的灵动。于是，又想起那些跟着
锣鼓声奔跑的夜晚。

有些美好注定要成为回忆。那在晚风中轻斗的影幕，那些
在光影中演绎悲欢离合的皮影人，那铿锵的锣鼓声，只能在越
来越淡的梦里出现。多希望这消失的皮影戏能以适当的方式，
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重温那美好的时光。

芒 种

麦、稻、黍、稷
芒刺在身，有自己的守护者
不知偷食粮食的鸟类
畏惧芒刺
还是稻草人的震慑

我好喜欢麦芒刺破
手指的感觉
鲜血滴入麦粒、滴入麦田
仿佛麦穗在与我嬉戏
我在这份亲近里
似乎闻到了白如雪花的面粉香
看到了面粉蒸出的
开花馒头，包出的水饺
烘焙的蛋糕和面包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江南有芒的稻子插秧忙
北方有芒的麦子忙归仓
仲夏时节，繁忙的大地上
鸟兽鱼虫都没有偷懒的时光

种下去的是种
收回来的是粮
芒种要忙，秋天可收粮

光 芒

根植泥土
为人类为生灵提供食物
延续的不仅是生命
是多姿多彩的生活
所以，它自带光芒

刺向苍穹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播下了生生不息
播下了子孙后代
勤劳的耕耘者头上自带光芒

你和我都是农民的儿子
我和你都在庄稼院长大
光芒既在寻常之中
又在寻常不可见中
只是我们忽视了它的不寻常
习惯了它的寻常

这便是光芒
照耀到你，也照耀到我

希 望

希望就像马拉松
总是在一程一程地努力中
接续、加油、绽放

春种、夏管、秋收、冬贮
季节一层一层递进着希望
我们分秒不息地奔驰向前
种子破土前就牢记着向上

点燃胸怀大志的火把
一路燃放希望之光
每一个季节都是一程接力
每一程接力
都帮我们点亮希望
作物每一程都向上
拔节、长高、灌浆
人生每一程
都是新征程的伊始

循环往复，种子就是希望
坚持不懈，种下才有收获

麦 香

多少捧麦粒
和着清明的眼泪，撒向泥土
还没等大地焐热那粒种子

风如小刀划过田垄
麦苗一个深呼吸
潜过寒冷，把头探出大地
和太阳照面，不再恐惧

有忧伤嵌入躯体
冰凌上，坚毅地扎下根去
迎着风雨倔强地把腰身挺起

灌满浆汁的麦穗上
麦芒像卫士
一天天守护成熟的果实
无怨无悔地面向苍天和大地
直至七月流火
它才一点点低下头来
感恩成长中所有的抚慰

战火硝烟的年代
多少勇士，身上的干粮袋里
装满炒熟的麦粒
手握麦芒一样的刀枪
守护麦田，守护家园

种在冰上，熟在火上
一粒麦子历尽风雨
还予耕耘者
无数颗饱满的籽粒
装满粮囤，装满饭碗
丰盈着奋斗者的血脉
丰满着老百姓的餐桌

麦子熟了
在巧妇和面点师手里
魔术般地幻化成神奇的美食
有多少人嗅到了麦香里的
汗水是什么滋味……

芒种（组诗）

□卞江波


